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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籍开国将军的长征路

■长江日报记者赵萌萌
实习生柳林萍 陈丽阳

2026年7月下旬，武汉籍开国少将汪
洪清之子汪中原在郑州接受长江日报记者
采访，身上穿的是一件15年前花45元买的
上衣和一条穿了20年的裤子。

“能穿就穿，没必要浪费。”汪中原低头
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回忆起了父亲的生活
习惯。

一家人吃饭，米粒掉在桌上，汪洪清都
会捡起来放进嘴里。菜吃完了，盘底剩点
菜汤，他倒些白开水一兑，用筷子搅一搅，
再端起来喝掉。

汪洪清11岁进纱厂当童工，20岁参加
宁都起义投身红军，23岁随中央红军长征，
从普通红军战士成长为政治干部。1955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

纱厂“孩子王”成为红军战士

1911年，汪洪清出生在汉阳县鹦鹉洲
瓜堤河街（今汉阳区鹦鹉洲一带）。1922年
至1931年9月，他在武汉裕华纱厂当童工、
工人。

年幼的汪洪清每天在机器间穿行，
搬运、清扫，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监工
拿着棍棒在车间里来回巡视，工人稍有
不慎就会遭一顿毒打。汪洪清后来形容
那段日子：“头上泡泡垒泡泡，天天肚子
吃不饱。”“泡泡”是指他挨打后头上鼓起
的包。

汪洪清不是肯低头受气的人，在同龄
孩子中很有号召力。纱厂里，谁被欺负刁
难了，他都敢站出来鸣不平。

汪中原这样评价父亲：“他就是小孩
头、孩子王。”那个年代，没什么好吃好玩的
可以分给伙伴，能让人心甘情愿信服的，是

“你受欺负了，我护着你”的义气。
长期身处备受欺压的社会最底层，汪

洪清早早感受到普通劳动者的苦难，这影
响着他的人生选择。汪中原说：“父亲是穷
苦出身，对资本家和地主老财恨之入骨，打
起仗来不怕死。”

1926年，15岁的汪洪清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

1931年 10月，他进入国民革命军第
26路军，从事通信工作。2个月后的12月
14 日，26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
军。起义部队随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五军团。

党史资料记载：宁都起义后，红五军团
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并开展
系统政治教育，这支由旧军队起义而来的
部队逐步被改造为新型人民军队。

军团长给他让马

1932 年 2 月，汪洪清加入中国共产
党。此后，他从普通战士、政治干事，一步
步成长为红军政治干部。

这年春天，红五军团第15军从瑞金任
田市出发，准备攻打赣州。当时，汪洪清在
15军交通队当电话兵。

出发第一天，他就开始发烧。起初，他
没声张，想着“走走路、出出汗就好了”。第
二天，他病情加重，浑身发冷、打哆嗦。中
午前后，他实在走不动了，便钻进路边一个
破草棚，蜷缩着等后面的部队。

“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躺在这
里？”

听见有人喊，汪洪清有气无力地说：
“15军交通队的，病了。”

来人问清情况，立即让警卫员扶他
上马。

直到这时，汪洪清才知道，眼前这个穿
着灰粗布军装、脚穿草鞋，还背着一支步枪
的人，竟是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

这个身份，让他一下想起了此前在白
军中的经历。有一次给旅长接电话稍微慢
了一点，汪洪清挨了一顿臭骂。

眼前这位军团长让警卫员扶自己这个
普通战士上马，自己背着枪步行。

汪洪清不敢骑。董振堂却执意坚持让
马。一路上，董振堂背枪步行，还不时回
头看看马上的汪洪清。休息时，他把水壶
递给汪洪清；到了宿营地，又让警卫员给他
弄面汤；天黑后，派担架把他送回15军交
通队。

汪洪清后来专门写文章回忆这件事，
他还记得军团长的话：“红军和白军不一
样，白军军官压迫士兵，红军官兵平等，是
阶级弟兄。”

很多年后，汪洪清成为政委、成为将
军，待战士都极亲和。

突围后掉头冲向敌阵救战友

1933年11月至1934年 3月，汪洪清
在中央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高级班
学习。

1934年4月，江西广昌，这是中央红军
长征前夕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惨烈战场。
红五军团第13师37团在云际寨、大罗山
一带阻击敌军。汪洪清当时在该团1营任
营长，和营教导员袁文一同巡查阵地、安
排防务。

4月21日，敌军第96师猛攻云际寨。
1营连续击退两轮冲击后伤亡较大，接到撤
至第3道防御地带的命令。汪洪清安排通
信员通知袁文带领3连撤退，自己率1连、2
连先行撤出。队伍后撤三四里地后，他始
终没有看到3连的身影。

汪洪清当即判断袁文和3连陷入了敌
军包围，对着身边官兵高声喊道：“3连还没
有撤下来，走，我们拼死也要把他们救出
来！”话音未落，他便端起一挺机枪，带头调
转方向冲向敌阵。

汪中原后来听父亲讲过那天危急时刻
的场景。战士们拼死相搏，硬是撕开敌人
的包围圈，救下被围困的3连，又找来2名
战士，拆下门板当担架，将袁文救了出来。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
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汪洪清随红
五军团踏上长征征途。

红五军团承担的是全军后卫任务。湘
江战役中，红五军团伤亡惨重；第34师在
掩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几
乎全军覆没。

汪洪清是从这样一支经历惨烈牺牲的
部队中走出来的。“战友不能丢”，在云际寨
如此；此后在更长、更艰苦的长征路上，这
种朴素的战友情也始终伴随着他。

土匪一听他名字躲着走

长征中的汪洪清有一个重要身份——
敌工干部。

1935年，他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敌军
工作部部长。该军团承担战略掩护任务，
四渡赤水期间伪装成红军主力在乌江北岸
佯攻牵制敌人，单独行军作战近2个月，被
称为“战略骑兵”。

汪洪清负责的敌军工作部主要工作是
瓦解敌军、收集情报、开展统战。光有胆子
不够，敌工干部还得脑子活、嘴巴灵、让人
信得过，需要了解人、争取人。

汪中原说，父亲有着过人的语言天赋，
“到了新地方，他很快就能学会当地的方
言”。这让汪洪清在敌工工作中更加得心
应手。

有一次，部队抓获了一个福建籍俘虏，
一名来自福建的红军战士负责审讯。结束
后，汪洪清问战士：“他说什么，你听懂了
吗？”

战士摇头。
汪洪清当即翻译：“他说想回家，但是

没有路条，也没有盘缠。”
福建方言复杂，省内不同片区之间往

往难以互通。在场红军战士无不惊讶——
一个湖北人，听懂了福建人都听不懂的福
建话。

在汪中原的记忆里，父亲在湖北讲湖
北话，到河南工作后说一口河南话，遇到湖
南亲友能讲湖南话，陕西话也模仿得有模
有样。

这背后，是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
的观察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汪中原认
为，长期与不同群体接触、处理复杂关系的
经历，塑造了父亲沉着机敏的性格。

一次，汪洪清外出执行任务，需要借宿
在当地老乡家中。老乡提醒他说：“今天晚
上可能有土匪经过，你还是换个地方吧。”

汪洪清没有离开，回复道：“没事，我住
这里。有异常可以和我说。”

深夜，一伙土匪果然来到附近。老乡
告诉对方：“汪胡子在里面。”

听到这个名字后，对方没有进屋，往门
内望了望，转身离开。

汪中原解释，父亲年轻时留着络腮胡
子，当地人称他“汪胡子”。长期革命实践
中，汪洪清与群众、地方人员建立了稳固联
系，也形成了一定的个人威信。

从红九军团敌工干部，到后来继续担
任红军部队政治工作领导职务，汪洪清始
终把与人沟通、了解群众、掌握情况作为自
己的工作方法。

“有文凭不一定有文化，有文化不一
定有思想。”汪中原还提到，父亲这一代革
命者，很多来自社会底层，他们经历过生
活苦难，更能够理解普通百姓的处境，也
是在革命队伍中不断学习、锻炼，逐渐形
成坚定信念。

长征途中3次穿越雪山草地

汪洪清儿时没有受过系统教育，进入
红军后，才真正开始学文化。

“行军走路的时候，前面战友的背包上
写一个字，后面的人就跟着认一个字。”汪
中原表示，当时行军就是课堂，战友的背包
就是黑板，许多原本不识字的战士，在行
军、学习和战斗中逐渐掌握文化知识。

几年下来，从纱厂走出的童工汪洪清
已经能读书、看报，也逐渐成长为优秀的政
治干部。

沿着汪洪清所在部队的番号变化，还
能看出他的长征路线比一般人更曲折。

1935年1月前后，汪洪清进入红九军
团政治部从事敌军工作。红九军团在遵义
会议前后长期担任掩护、牵制任务，曾渡乌
江，在遵义东北方向活动；1935年3月，主
力南渡乌江后，红九军团一度被隔在乌江
北岸，随后独立转战黔滇，经过老木孔一
带，之后渡过金沙江。

1935 年 5 月，红九军团掩护主力北
渡金沙江；随后翻越夹金山。1935 年 6
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
（今小金）胜利会师。7 月，红九军团改
称红 32 军，编入左路军，继续随红四方
面军行动。

中央红军部分部队首次穿越草地通常
历时5至7天。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分裂主
义错误，红四方面军部分部队经历多次转
战，3次穿越雪山草地。汪洪清也随部队经
历了这段艰苦历程。

“我父亲走了49天草地。”汪中原说。
草地行军，纵横数百里水草地，泥沼被

深草覆盖，人和牲口一旦陷落即被吞没。
干粮吃光后吃野菜草根，有的人误食毒草
丧命。他们白天在泥潭水草间跋涉，夜晚
卧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很多红军永远留在
了荒原。

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
队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这
是继 1935 年懋功会师后的又一次大会
师。当天进入会宁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中包
括红4军和红31军。10月22日，红一、红
二方面军又在将台堡会师，至此三大主力
红军胜利会师。

从中央苏区出发，到贵州、云南、四
川；从红五军团到红九军团，再到红四方
面军；翻雪山、过草地，又在分合与曲折中
北上……

汪洪清很少向子女讲长征艰难，但和
老战友聊天时常感慨：“大批红军牺牲在路
上，连姓名和遗骨都没留下。”

汪中原说，父亲一生坚持原则。当年
自己参加海军航空兵飞行员选拔，最后一
关被刷下来了。当时地方的许多武装部长
都是父亲的老部下，但他坚决不走关系不
打招呼。父亲曾说：“你爹是你爹，你是
你。国家给的荣誉和孩子无关。”

汪洪清：
长征过草地走了49天

1936年，长征胜利结束。
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中，汪洪清继续从事统
战、政治工作，工作能力来自
长征时期敌工工作的积累。
在部队管理上，他延续红军时
期形成的作风，清晨带头出操
训练，与战士同吃同住同劳
动，被官兵们称为“我们的实
干政委”。

长征途中淬炼出的“红军
本色”，他保持了一生。

比如粮食。
汪中原认为，父亲珍惜粮

食，既与童工时代挨过饿有
关，更与长征时期尤其雪山草
地上的饥饿经历分不开。那
些年，“吃不饱”意味着有人
走着走着就倒下，再也没能
起来。

所以后来条件好了，掉在
桌面上的一粒米，他还是要捡。

再比如鞋。
正式场合汪洪清按规定穿

皮鞋，内心深处却更爱千层底
布鞋。部队里配发皮鞋，他穿
不惯，就送给警卫班的战士。

“他对战士们特别亲，没有
一点架子。”汪中原说。

1955 年授衔后，汪洪清收
到将军服礼盒，打开一看，白衬
衣领子发黑，白手套也沾了点
灰。原来是警卫班战士听说有
将军服，好奇地轮流试穿。汪
洪清没生气。在汪中原看来，
这正说明父亲和战士之间没有
心理距离。

一次乘火车，按规定，汪洪
清作为少将可以乘坐软卧，警
卫员只能在车厢外休息。但车
程漫长，他不忍心看年轻战士
坐在凳子上熬，于是将其喊进
包间休息。

这一幕，很容易让人想起
他刚参加红军时感受到的“官
兵平等”。也让人想起1934年
云际寨那个已经撤出几里地，
发现战友没回来又带人冲回去
的年轻干部。几十年过去，身
份变了，汪洪清待人的温度和
尺度没有变。

汪中原认为，父亲将从长
征磨砺出的群众观和奋斗精
神融入了一生，“从没要求孩
子非得穿差些，不会刻意把
清苦当成家规，而是将一切
沉淀为个人的生活选择，影
响着后代。”

如今，汪中原自己也像父
亲这样。15 年前的上衣还在
穿，20 年前的裤子也没有扔。
他说：“衣服不烂不破就能穿，
不是买不起，就是觉得没必要
浪费。”

红军本色
保持一生

由于年轻时便离家参加革
命，汪洪清与武汉的家人曾长
期失联。几十年的革命岁月
里，他辗转各地，将个人生死置
之度外，孝敬父母和家中事务
则由哥哥承担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汪洪清重
新与家人取得联系。后来哥哥
早逝，留下了需要照顾的子
女。得知情况后，汪洪清主动
承担起责任，接替哥哥照顾遗
孀和孩子。

汪中原回忆，此后几十年，
汪洪清每个月都记着时间，到
邮局填写汇款单，寄钱接济侄
子侄女。如果有事耽搁，下个
月也会尽快补上。

后来，汪洪清常回武汉，一
方面是给母亲上坟，另一方面
也要看看嫂子一家。

汪中原说，父亲老家的侄
子成年后，每隔一两年都会到
郑州看望汪洪清。

（长江日报记者赵萌萌）

替早逝的哥哥
养了半辈子家

汪洪清（1911—1990），今

武汉市汉阳区人。1955 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

1922 年至 1931 年在湖北

裕华纱厂当童工、工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

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2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红五军团第15军政治部青

年干事、第 13 师第 37 团第 3

营连政治指导员、第 37 团政

治委员、红九军团政治部敌军

工作部部长、红四军政治部敌

军部部长、红四军第 10 师政

治委员。1935 年长征懋功会

师后，相继任红四军政治部敌

军工作部部长、第 10 师政治

委员、第10师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央

军委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

共陕西省委军事部副主任、陕

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警卫第 3

团政治委员。1945 年参加中

共七大。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

鲁豫军区第 2 纵队教导队政

治委员、冀南军区独立第4旅

副政治委员、桐柏军区汉南军

分区副政治委员、许昌军分区

副政治委员等职。参加解放

安阳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空军第24师政治

委员、河南商丘军分区司令

员、信阳军分区司令员。1958

年转业地方，任河南省纺织工

业管理局副局长。

1955年，河南省军区获授少将军衔的同志合影，左三为汪洪清。

7月下旬，汪洪清将军之子汪中原
讲述父亲的长征经历。

长江日报记者高文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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